
我姥姥家是西程郭庄村沟东崖。
为什么叫沟东崖呢？因为有一条排水
沟把这 30 多户人家和沟西的多数人
家隔离开来。农业合作化后，这里正
好是西程生产大队的一个小队。

你别小看这个排水沟，它可是朱
旺河的一个小支流。沟东崖村北有
一个东西向的大水湾，水湾西头连着
排水沟。雨季靠排水沟的雨水补充
水量。水湾东西长 100 多米，南北最
宽处约 30米，夏季盛水期最深处约 5
米，两头最浅处约 1 米。旱季湾水越
来越少，但从没干涸过。

因为是个死水湾，没有鱼虾，但
有其他水生动物，如：“担杖钩”（学名
水黾），能在水面上停留或者行走如
飞。“旋”（学名龙虱），老是在水中旋
转而行，从不休息。比米粒还小的

“红虫子”（学名水蚤），太阳刚升起
时，它们集聚在一起在水面上组成一
片片红色群体。

当年，我外祖父在天井里养了几
缸金鱼，他是为了卖鱼而增加点收
入。金鱼的最佳食物就是湾里的红
虫子，母亲用蚊帐布缝了一个口袋，
绑在竹竿上，我就用它在水面上捞红
虫子来喂金鱼。一天两次捞红虫子，
金鱼长得快而壮。

湾边上有许多沉积多年的含腐殖
质高的灰黑色湾泥，它是我们小孩玩
泥巴的好材料。挖些泥回来，找一块
平坦的石板（庙门口的台阶石最好）
摔打摔打，用来做泥人、泥动物，给弟
弟妹妹们玩。我们还玩“摔碗碗”游
戏——把泥巴做成一个敞口的大碗
碗，底部很薄，拿起来唱着歌：“东南
风，西南风，我的碗碗最好听”说完用
力摔在地上。“碗”底会爆出一个大窟
窿，让对方用泥巴把这个洞洞补起
来，借此赢得泥巴。在摔时，对方唱：

“东北风，西北风，你的碗碗不中用，
一摔一个大饼饼。”希望少输泥巴。

夏天，水湾是青年人“洗澡”（游
泳）的好去处。他们在水里学狗扒
（自由泳）、仰泳、扎猛子（潜泳），泼
水打仗……玩得热火朝天。我七八
岁时就和小伙伴们在湾里玩水，先学
狗扒，再学仰泳、潜泳。用棉花堵住
耳朵、鼻孔，后来，就用洋槐叶堵着。
看起来不科学、办法笨，但是我却学
会了初步的游泳技术。特别是仰泳，
深吸一口气，仰面朝天，在水面上稳
稳地能停10多分钟。

冬季，湾水结了厚厚的冰，孩子
们、青年人就在冰面上“打滑擦”（溜
冰、滑冰）。身体站立，慢跑几步，两
脚叉开，用力向前滑去，两臂伸开，调
节平衡。开始时，那个冰面还有点发
涩，后来就滑溜了。如果加上点雪，
会更滑溜。那条冰道越滑越长，孩子
们也越滑越高兴。有的人满头大汗，
摘掉帽子继续滑。周围环境是冰天
雪地，这里却是热火朝天。

烟台故事烟台故事

2026.7.25星期六
责编/卞增年 美编/鲁璐 文检/刘立群A08 烟台街 烟台民意通热线

6601234

往事如昨往事如昨

姥姥家的
大水湾
孙景璞

大夼沟：
胶东兵工二厂的红色记忆
撰文/供图 林新忠 李渲

本文作者（右一）在李家沟村采访房殿东（中）

1941 年春，胶东兵工二厂从招远
塔山迁到喇叭沟、李家沟、安乐庄三
个村，在村民的帮助下，很快恢复生
产。当时，厂部、机工部设在喇叭沟，
弹药部设在安乐庄，翻砂部设在距离
李家沟二里地的大夼沟。兵工厂之
所以设在这三个村，一是这里四面环
山，地势隐蔽；二是这里民风淳朴，群
众基础好。尽管兵工厂的保密工作
做得很好，但还是出了问题。迁来十
个月后，因坏人告密，兵工厂遭到严
重破坏，最后被迫搬迁到牙山地区。

在栖霞市官道镇岗山之北，低矮
的连绵丘陵之间蜿蜒着一条细长的
河流，沿河两岸零星分布着几个村
庄。河水从安乐庄发源，流经喇叭沟
时突然拐了个弯，绕开村庄向西南方
向淌去，河面便宽阔了许多。等到了
村西北二里许，有一条直往北插去的
山坳，这便是李家沟村的大夼沟。大
夼沟是一条普通的山沟，沟里荆棘丛
生，树林茂密，只在靠着河岸的沟头
处有一小片开阔地，当年大夼沟兵工
厂就建在这里。时过境迁，如今这里
已变成一片肥沃的农田，被村里人种
上了庄稼和果树。

祁瑞夫是李家沟村党支部书记。
这个看起来高大浑实的汉子，却开朗
大方、热情心细。听说了我们的来
意，便主动介绍：“小时候我就常听老
人们说，我们村曾住过兵工厂，就在
大夼沟。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我可
以带你们去找一些老人，让他们讲给
你们听。”

在祁书记的指引下，我们在村中
央的一座普通小院里，见到了村里年
岁最长的老人——94 岁的房殿东。
虽已是鲐背之年，可老人家耳不聋，
眼不花，走起路来不拄拐棍，稳稳当
当，像个小伙子。

“兵工厂在我们村的时候，我才十
岁。家里穷，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
父母都有病，两个姐姐从小就被送出
去做了童养媳。后来，在左邻右舍的
帮助下，总算在村东塂盖起了一个

‘团团屋’，算是有了个安身之地。叫
‘屋’其实不准确，最多只能算是个棚
子，一间房子大小，里面只有一口锅，
一铺炕。十六岁时，父母去世，我就
一个人过。”在他宽敞洁净的小院里，
老人向我们拉开了话匣子。

兵工厂建在离村二里地的“大夼
沟”，两栋房子，一栋三间，一栋四
间。房前搭一棚子，很简陋，没有地
基，也没有砖瓦，只是用木棒支起了
一个架子，上面覆上树枝和杂草，棚
下安一铁匠炉子。平时，村里的大人
和小孩很少到这里来。房殿东孤身
一人，家庭清贫，出身清白，是村里的

“小积极分子”，无事之时经常过来溜
达，久了就和这里的工人熟了。屋子
主要做仓库之用，门关得紧紧的，看
不到里面的东西，可院子里的红炉和
翻砂却看得清清楚楚。最惹眼的是
那个人头高的大风箱，拉杆上绑一木
棒。光拉风箱的人就有十个，分两
拨，每拨五人，拉风箱时中间一人，两
边各二人，喊着号子，一齐用力，火光
照着他们黝黑的脸庞，一派热火朝
天的景象。房殿东看着不过瘾，也想
上去试试。领头的瞅他一眼，对他摆

摆手，呵斥道：“这不是小孩子玩的地
方，快走吧！”

大夼沟兵工厂与喇叭沟分工不
同，主要是浇铸制作地雷、手榴弹壳，
然后运到安乐庄的弹药部去装药、装
引信。

虽然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可还是
出了问题。1941年 12月 9日凌晨，鬼
子趁着夜色冒着风雪从招远赶来，突
袭了喇叭沟，又冲到了大夼沟的兵工
厂。这时工人们早已把机器埋好，安
全转移了。鬼子没找到机器设备，又
没有抓住工人，气急败坏地一把火把
兵工厂的房子烧了，接着就开始对着
老百姓耍威风。那天，天刚透亮，住
在西山“团团屋”里的房殿东被一泡
尿憋醒，出门上厕所，一看村里的人
都在急火火地往山上跑，这才知道鬼
子进了村，于是便不顾一切地撒腿往
南跑，最后躲到一个小沟里藏起来。

祁瑞夫小时候也听爷爷说过这段
经历：“那年我大伯很小，只有三四
岁，他是我爷爷的长孙。一听见鬼子
的枪声，爷爷抱起大伯就往山上跑，
后来看到旁边一堆地瓜蔓，爷爷扒了
个洞把我大伯按了进去。”

“还有盛奎元，那时候还年轻，他
拉着毛驴，驮着老婆往山上跑。鬼子
发现后，远远地朝他们开了枪，结果
人没打着，却把驴打死了，他老婆一
下子从驴身上掉了下来。他也顾不
得驴了，背起老婆就往山上跑，这才
躲过了一劫。”说起这个话题，房殿东
插话说，“这几个人是幸运的。可祁
坤的女儿就没那么幸运了。祁坤的
女儿乳名叫‘嫚’，当时十二三岁，她
和弟弟一起往山上跑，刚跑出村头就
被鬼子发现了，从后面开了枪。她成
了这次‘扫荡’中李家沟村唯一一个
被鬼子打死的人。”

八十年过去了，当年大夼沟兵工
厂的房屋被鬼子烧毁后，就变成了一
片荒凉之地，后来又被整成了农田，
如今是村民祁瑞杰家的果园地，原来
兵工厂的痕迹已荡然无存。我们在
这块红色土地上徘徊搜寻，试图能找
到一砖一瓦，哪怕是一块铁片，但令
人失望，一无所获。

祁瑞夫的堂叔祁广告诉我们，他
小时候常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去大夼
沟捡生铁，卖了钱再买本子和笔，这
给小伙伴的童年增添了不少快乐。

其实也不全是快乐，也有眼泪。房殿
东把自己的右手伸给我们看，他的右
手只剩下半个手掌和一根小指头，已
完全没有了手的模样。他说：“我是
家里的独子，从小娇生惯养，身体比
其他小伙伴都要强壮，什么事我都要
抢个尖儿。十二岁那年，我和几个小
伙伴一起去西山拔蒿子，一个小伙伴
捡了一个鸭蛋大的铜蛋蛋，我看见了
就一把抢到手里，想看个究竟。铜蛋
蛋被毒辣辣的太阳晒了一晌午，非常
热，烫得我手疼，于是从右手倒腾到
左手，一不小心掉地上了，刚要伸手
去捡，结果一声巨响，铜蛋蛋爆炸
了。我的两根手指当场被炸飞，还有
两根也炸得血肉模糊。后来被送到
附近的部队卫生所，医生怕我感染，
就把那两根受伤的手指截去了。后
来听人说，那个铜蛋蛋是日本鬼子偷
袭时遗留下来的小炮弹。”

鬼子的这次突然袭击，给兵工厂
和村里的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事后人们开始反思：兵工厂的情况鬼
子为什么知道得这么清楚？难道是
有人告密？于是区里、村里开始调
查，结果查出是李家沟东南面孙疃村
的一个人告的密。这个人叫房战，四
十出头，是十里八村有名的地痞流
氓，在当地无恶不作。前几天有人看
到他去过招远陈家村鬼子的炮楼。
后来，区里派人把他抓了起来，经过
审讯，正是他告的密。于是他被拉到
塔山村西沟里枪毙了。

这次敌人的袭扰，兵工厂损失惨
重。正在此时，牙山地区解放。于是
兵工二厂奉命迁到牙山根据地，与那
里的兵工四厂合并。

李家沟是一块红色的土地，这里
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曾见证和记
录过那个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发生
的一幕幕感人故事。两年后的 1943
年 7 月，我胶东军区一个营的兵力在
这里阻击了日伪军的“扫荡”，打死日
伪军一百余人，七十多名八路军战士
也把生命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党支部书记祁瑞夫表示，村党支
部要用好红色文化这个优势，对村民
特别是青少年儿童进行爱国主义和
革命传统教育，努力把李家沟的红色
基因保护好、传承好，让这里的人们
世世代代不忘革命前辈和革命先烈
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奉献与牺牲。


